参加金中上海校友会2011年年会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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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5日，我第一次参加金大金中上海校友的活动。因为退休以后我居住在上海，很少参加南京校友会的活动，在得知有上海分会活动时，心中十分喜悦，且有亲切感，又可以享受回到校园的感觉了。我盼着活动日的到来，又想着见到学长们会是什么样的呢？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当怀着欣喜并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场时，一眼望去，印入眼帘的是清洁幽雅的环境，院内礼堂外面摆着一张小条桌，桌旁的一位学长正亲切的接待着每一位到场的校友；动作麻利的泡上一杯茶，小心地递到手中，并一一告知会议的程序和地点的安排。这一切井井有条，让我完全没有了陌生感，犹如步入的就是南京母校的校园，感觉既熟悉又亲切！我和学长们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开始了。
站在面前的这位学长，除了年龄比我大之外，体态和动作都很年轻，健康、热情，充满活力！这就是我们金陵校友的特质之一吧，让我这个晚辈心中敬佩。
礼堂内，排放着整齐的椅子，已经来到的校友们有的小声亲切交谈着，有的独自端坐着。礼堂内负责签到、交会费、发午餐券等项的两位校友，一位年迈、一位较为年轻。他们忙碌着，发给我们的餐券是预先自制的，上面有校友会的图章并有序号，便于统计人数。学长在发餐券时特别交待说：“在拍完校友合影时，请将自己的姓名和排位序写在餐券背面”。这一过程虽然简单，却处处透出学长们严谨有序的思维方式和其中的智慧，会中、会后省去了很多统计方面的麻烦。与许多繁琐忙乱的其他会场相比，这也是我们母校毕业生的优点了。
整个聚会，时间安排紧凑，内容丰富活跃，既欢聚一堂，又让高龄的学长们不至于太劳累、会议中，学长们的发言内容丰富，声音洪亮。在全体合唱校歌时，虽然没有经过事先排练，但歌声和谐整齐，音色如同美声合唱团的演唱一样美妙动听！这又一次让我这个晚辈感受到了学长们当年曾受到过多么良好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我是“断档”的一辈，我在校时不知道有这首校歌，直到金中120周年校庆时才第一次知道了这首校歌。在这次聚会唱校歌时，我既是合唱的校友，又是少数不会唱校歌的校友之一。我和学长们在一起，陶醉在歌声中，既快乐无比，又羞愧难当。
在等待开会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静静端坐的女学长，她85岁年龄，体态端庄，衣着得体，风度翩翩，学者风范。我俩亲切地交谈着，我感觉，她既是校友，又是我的老师。交谈中得知，她不仅是金大毕业生，还是金中的毕业生，是一位对母校十分熟悉、了解和热爱的优秀学者。我景仰她，今后要向她请教，听她诉说我们母校的历史。
午餐时，我又认识了同桌的几位学者，他们都学有专长，是一代栋梁之材。其中有新中国第一代的外事工作者、历史工作者、农业专家等。他们当中，有的虽年迈，还在继续工作。他们又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和考验。其中一位学长，因为战乱曾经在中小学六次转学，成绩依然良好。如今他体态年轻，美声歌喉，和校友们谈笑风生，令人敬佩！
午餐的时间有限，各自只能简短的自我介绍而已，由于金大学科丰富，学长们又经历丰富，方能才思敏捷，妙语连珠。我是才疏学浅的晚辈，听得都顾不上吃饭。我自愧弗如，我在他们当中除了有年龄较轻的“优势”之外，健康状况、工作、学习能力方方面面都不如我面前的各位学长，也不如比我更年轻的80、90年代的学妹们。
年餐时间很短，来不及细细交流，就又依依不舍惜别，甚至于其中几位学长的姓名我都没有记住。
时间过得很快，这次愉快的校友聚会结束了。让我回想，让我难忘。这次聚会，让曾经在各地工作、现在定居上海的校友们，高龄的、中年的、少数年轻的校友们如同回到母校校园一样欢聚一堂，共同回忆学生时代美好的校园生活，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十分宝贵。其中的情景时时感动着我、激励着我！
日常生活中，每当我觉得自己未老先衰，力不从心，烦恼不已时，年龄如父辈的学长们的形象就会出现在眼前，让我羞愧，让我平静，让我振作起来！
每当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心安理得的坐当“啃老族”、理直气壮让年迈的父母拿出一生积蓄为他们买车买房的时候，我在心中长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能丢失啊！“传”“承”的确重要！
每当我马路旁看到爷爷奶奶为孙儿背着书包，“伺侯”着小少爷的上学、放学；公交车上，当我给老人让座，年迈的老人却心甘情愿站立一旁，反而让胖乎乎的孙辈们心安理得的坐着时，我感到悲哀！
当我看到青年人学习勤奋却体能下降，收入颇丰却没有洗衣做饭等基本生活能力时，我为他们遗憾！
当我看到简单轻便易于携带的“杠杆称”被沉重复杂的“电子称”取代、不能在市面上使用时，觉得十分可惜！
敬爱的学长，你们丰富阅历、宝贵经验、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母校良好的校训应该得到传承，我愿做承上启下的一份子。古往今来，知识在于积累，文化必须代代相传才能进步。
祝愿学弟们更优秀！祝愿学长们永葆青春、健康快乐！愿上海校友们能时常相聚、相互关心和帮助。
